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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的藝
術都需要空間來呈
現，表演藝術需要
一個空間讓表演者
去表演，讓觀眾感
受表演者的演出。
視覺藝術需要空間
去展示不同形式的
作品，無論是三維

的雕塑，還是平面的繪畫，以至沉浸
式多媒體裝置。學習藝術需要空間，
創作藝術也需要空間，表演藝術和視
覺藝術創作都需要空間進行實踐。所
以藝術發展需要空間。沒有空間，藝
術是難以發展的。

尤其在藝術科技年代，資訊科技
的出現，空間體驗變得更為可貴以及
獨一無二。透過手機去觀賞藝術只是
一個平面化的過程，身處電影院看着
大屏幕感受着聲音和影像的力量，才
是真正的觀影體驗。科技進入一個新
的階段，空間音響技術、沉浸式頭戴
式的視覺科技出現，希望利用科技代
替空間的體驗。但這些始終不能改變
藝術和物質的真實關係。看着視頻裏
的一件雕塑是難以達到真實的藝術體
驗，因為那只是一種平面式的體驗。

就算是在手機上看電影，那也只不過
是一些移動的影像，電影院的投影空
間以及現場產生的氛圍是手機不能代
替的。所以藝術發展的核心是要有空
間，需要空間才能夠呈現藝術，助力
創作藝術。

隨着科技發展，空間或建築物的
設計出現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改變。傳
統在戶外的表演隨着科技出現劇場，
舞台的燈光、音響系統等的誕生也是
因為科技的進步。因此，科技與空間
是影響藝術發展的兩個重要元素。亞
洲如何營造新的藝術，是需要有新的
藝術空間觀念，今天我們身處的藝術
空間大多數是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藝
術空間，未來人類的藝術空間會隨着
資訊科技以及各種技術的改變而改
變。舉個有趣的例子，觀賞中國卷軸
繪畫就是一種沉浸式體驗。觀者看畫
是要和卷軸互動的，這與觀賞西方懸
掛式藝術品是不一樣的。而這個模式
正是亞洲藝術的一個特色，觀眾與藝
術作品是近距離的，觀眾和創作者的
關係也決定了一個藝術形式的演變和
發展。旅遊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藝術體
驗，因為旅遊本身就是由時間與空間
的變化所產生的。

藝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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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旅遊，如何拚
今年夏天全球

炎熱，香港六月驕
陽如火，但上周在
會展中心舉辦的
「拚經濟，如何
拚？」 研討會，依
然全場爆滿，入場
時碰見幾個朋友，
都說是來聽聽高人

有何高招。高人，是指主辦研討會的
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以及三
名主講嘉賓恒生銀行行政總裁辦公室
高級顧問梁兆基、智庫 「黃金五十」
創辦人林奮強和 「一國兩制」 研究中
心總裁張志剛。同一主題的研討會在
四月舉辦第一場，當日同樣反應熱
烈，可見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社會正在形成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新局
面，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但從另
一個角度，亦反映出社會精英階層某
種焦慮的狀態。

近期特區政府全力搞盛事、谷旅
遊，推十八區日夜都繽紛， 「五一」
維港放煙花， 「七一」 荃灣搞無人機
表演，不亦樂乎，但效果似乎未如理
想。一到周末假期，香港市民紛紛北
上消費，而入境遊客包括內地遊客卻
未因為盛事而明顯變得踴躍。根據入
境處數字，剛過去的 「七一」 三天長
假期共有一百二十七萬人次香港居民
出境。

在上周研討會上有主講嘉賓認
為，特區政府一系列催谷旅遊的活動
即使做到 「天花板」 ，對推動香港經
濟作用有限，他認為要振興香港經
濟，出路在金融，金融與旅遊最大不
同是前者有倍數效應，而後者沒有。
專家認為，由於地緣政治原因，在美
國壓力下不少外資基金無法投資香港
金融市場，但香港仍可發揮國際金融
中心的優勢，不過重點業務不是融資
集資，而是在資產管理，特別是為內
地十四億人口做好資產管理。亦有
專家將香港與內地北上廣深和新加
坡作比較，認為香港速度不及上述
城市，一是因為香港回歸之後社會
太多爭議浪費時間錯失機會，二是
香港人口增長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
的需要，他認為香港的人口目標應
該是一千萬。

不愧是高人，專家提供不少數據
和理據，非常具啟發性。遺憾的是筆

者當日有事提前離開會場，沒有聽完
所有嘉賓的發言以及與現場聽眾的問
答環節。其實我有一個疑問：旅遊業
真的對推動香港經濟作用不大，還是
香港目前推動旅遊業的做法有問題？
事實上，中央於二○○三年七月推出
「個人遊」 （俗稱「自由行」）計劃，
允許廣東部分城市居民以自由行方式
到香港旅遊，其後逐漸增加其他城
市，香港旅遊業因此重拾興旺，成為
推動受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打擊的香
港經濟復甦的重要因素。問題是，老
辦法不能解決新問題。

前幾天讀到一則日本旅遊業的新
聞，似乎可以解答我的疑問。

《日本經濟新聞》指，訪日遊客
消費額十年增四倍，成僅次汽車後日
本第二大 「出口產業」 ，反映日本出
口主力正從商品轉向服務業。該報道
引述政府數據顯示，今年首季 「非居
民家庭在國內市場的直接購買額」 按
年值計為七點二萬億日圓（約三千五
百一十三億港元），雖然不及去年汽
車出口額十七點三萬億日圓的一半，
但已超越原本排第二的半導體等電子
零件（五點五萬億日圓）及排第三的
鋼鐵（四點五萬億日圓）。報道指
出，訪日遊客消費額增長速度明顯較
高。比較二○一九年及二○一三年，
汽車及鋼鐵出口額增加約百分之四十
五，半導體等電子零件增加近四成，
而今年首季訪日遊客消費額較二○一
九年同期增加超過六成。目前訪日遊

客數目已超過新冠疫情前。今年三月
單月訪日遊客人數首次突破三百萬
人，截至五月已連續三個月達到三百
萬人，今年一至五月訪日遊客人數達
到二○一九年全年近一半。與疫情前
相比，二○二三年訪日遊客每人平均
消費額比二○一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一，平均住宿天數從六點二晚增加至
六點九晚。

眾所周知，中國內地以及香港遊
客，對日本旅遊業貢獻應該不少，具
體數據就不必詳列。我問一位剛從日
本回港的商界朋友：你為何喜歡去日
本旅遊？他不假思索給出幾個理由：
日本菜好食、日圓便宜、服務質素
好、可以泡溫泉、好玩的地方多等
等。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日本吸引香
港人去旅遊的因素，最重要是三條，
一是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既有淵源又
有明顯的差異性，二是日本食物很對
香港人的胃口，三是性價比高，確切
說不是便宜，而是覺得物有所值。朋
友對我的觀點完全認同。那麼， 「香
港對內地和海外遊客的最大吸引力又
是什麼呢？」 對於我的問題，朋友沒
有回答，但我相信他有答案，肯定與
放煙花和無人機表演無關。

日本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確立
「觀光立國」 戰略，全國拚旅遊，而
今，入境旅遊收入成為僅次於汽車行
業的第二大 「出口產業」 。日本的例
子可以給香港一些啟發，拚旅遊可以
振興經濟，問題是，如何拚？

記得年初時還
和在歐洲多個城市
生活過的朋友聊起
幾大城市的中餐水
平，毫不意外的，
巴黎的中餐從數量
到質量都排名第
一，緊跟其後的便

是米蘭。按照米蘭朋友的原話說，這
裏的中餐相當的 「卷」 ，味道稍微差
一點的基本上三個月內便會倒閉，能
不好吃麼？

這讓我們幾位住德國的朋友真是
羨慕不已，甚至還相約專門去米蘭挨
個打卡吃一遍那裏的網紅中餐。

不知道是不是如此的議論傳到了
柏林餐飲界，近幾個月來，柏林新開
的中餐館如雨後春筍一般，幾乎每一
兩周都有新店開張。這可樂壞了柏林
的華人小夥伴們，個個吃貨們都摩拳
擦掌相約前往探店。

讓大夥兒們驚喜的是呼聲最高的
冒菜麻辣燙。柏林還是有火鍋館的，
但無奈火鍋館人均消費相對較高，大
家也都逢年過節偶爾去吃一次解個
饞。而冒菜麻辣燙在最大程度上減少
了人工成本，又豐儉自如，每一百克
三歐元，自己拿多少菜按重量付款。
再加上冒菜麻辣燙出菜時間短，從點
菜到用餐完畢可以半小時搞定，這也
很適合忙碌的上班族。

柏林從沒有冒菜麻辣燙，到這兩
個月突然開了六家──包括楊國福麻
辣燙、張亮麻辣燙和三顧冒菜三個連
鎖品牌，還有以前的兩個火鍋館新增
了麻辣燙菜單，以及特意去成都學如
何開冒菜館的胖哥麻辣燙。

可能是為了適合華人的口味，每
家麻辣燙餐館都有辣和不辣的口味。
辣的也分辣湯煮和麻辣乾拌；而不辣
的花樣就多了，番茄湯鍋、酸菜味、
菌湯，不僅深受不能吃辣的華人和小
孩喜歡，這也是初次嘗試這種中餐的

外國人的首選。
除了冒菜麻辣燙，中餐新店的另

一個類型便是手工拉麵，從蘭州拉麵
到刀削麵、手切麵，餐飲界大老闆們
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起。是的，現場
手拉麵這個噱頭可是相當能吸引客人
的。

傳統拉麵館的核心當然是拉麵師
傅，餐館老闆們可是費盡心機才從國
內或者歐洲其他地方 「挖」 來拉麵師
傅。我記得那天蘭州拉麵店開張時，
拉麵師傅如同表演一種藝術一般現場
拉麵，而老闆甘願當跑堂，一邊忙得
都不能歇息，一邊樂呵呵笑得合不攏
嘴。

拉麵館開業彷彿都有約定俗成的
「規矩」 ──開業前三天都半價。這

引來大批留學生一早便前往排隊吃
麵，有些小有名氣的網紅還拍下這樣
的 「盛況」 發到社交平台，吸引更多
的柏林華人前往 「打卡」 。這氣氛一
哄抬起來，大家都想去嘗嘗排這麼長
隊的麵館到底有什麼 「魔力」 。

不論怎樣，柏林餐飲業裏的華人
們勤勞又智慧，不僅讓生活在柏林的
我們有了口福，更是把多元化的華夏
美食帶到了歐洲。我們解了饞，更解
了思鄉之苦。

恐龍探秘

柏林漫言
余 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邵靜怡

市井萬象

人生在線
姚文冬

我家有個漆面斑駁的木盒，內裝厚厚
一疊泛黃的地契，還有曾祖父民國時期的證
件，貼有照片，還有祖父上世紀五十年代
的馬車駕駛證，也貼有照片。父親沒見過
曾祖父，我沒見過祖父，通過照片，四代
人得以 「見面」 。那麼，再遠的一代先
祖，即我的高祖父，是否也 「沉睡」 在這
堆故紙裏呢？

最早的地契立於乾隆年間，最晚的民
國初年，內容千篇一律，吸人眼球的是那些
人名，以姚姓居多。父親仔細查閱考證，鎖
定一個名字，推斷是我的高祖。理由是：多
張地契都顯示他是置地人，而另一個一字之
差的名字卻總在賣地。父親說，有後的人
家才會置地，無後之家才會賣地。那個賣
地人顯然無後，但極有可能是高祖的一個
兄弟。這種推斷倒也合乎邏輯，但父親心
裏沒底。

有一天，他聽見幾位長輩閒聊，竟提
到這個名字，父親為之一震，忙湊上前去。
一位長輩說，你來得正好，正說你太爺（曾

祖）呢。這位長輩，人不算很老，但小鎮的
一百年都裝在他腦子裏。有了物證，又有了
人證，這個在故紙裏躺了一百多年的名字，
就是父親的曾祖、我的高祖無疑了。

見過曾祖的人不少，見過高祖的呢？
別說見人，就是知曉名字的，如今又有幾
個？高祖的名字重見天日，彷彿人也跟着活
了。父親以爺爺的年齡為依據，按二十年一
代往前推，推算出高祖大概生於咸豐九年
（一八五九年）前後。

時間就像一條縱線，高祖在那頭，我
在這頭。他生命的某個片刻，是否也憧憬過
未來的我？或許，就在高祖母生下曾祖的那
天，高祖欣喜若狂，對家族的香火綿延充滿
信心，他一代一代憧憬，就憧憬到了我這一
輩──高祖與玄孫，恰好是五服之內的親
人。一個血脈延續的家族，多像一支跑接力
的隊伍。我沒見過高祖，但我手中的 「接力
棒」 ──這座我們世代居住的宅院，有過他
的體溫，留有他的指紋。或許，我說話的聲
音、走路的姿勢、拿筷子的習慣，都與他如

出一轍。
發現高祖，父親欣喜異常。於是，他

又把目光投向更遠，希望能從故紙裏找到高
祖的父親──天祖。古人以 「鼻、遠、太、
烈、天、高、曾、祖、父、己、子、
孫……」 為序排列家族世代，這種縱向
的、線形的族譜，便是一座老院的紀年，如
同皇帝的廟號之於他的王朝。找到天祖，家
族的根基無疑會更牢。而父親唯一的依據，
依然是這堆故紙。當然，他也只能像考證高
祖一樣如法炮製。他又找出了一個置地人，
他指着那個名字說：錯不了！

我只看了一眼，便發現了疑點──地
契落款是乾隆六十年。能買房置地的人，定
已成家立業，起碼也是成年人，所以，這位
先人最遲應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左
右出生。然而，與高祖的出生年竟相差八十
六年，父子的年齡不可能如此懸殊。

作為僅有的證據，這些故紙的作用已
經捉襟見肘。這意味着，我們可能永遠找不
到天祖了。父親沉默良久，他眉頭緊鎖，沒

精打采地捲起了地契。望着父親落寞的背
影，我也深感失落。

母親聽不懂我們的話，她嘮叨說，你
爸天天摩挲那些黃紙，着魔一般，還把多年
不戴的老花鏡翻了出來。那些黃紙，還有什
麼用嗎？有什麼用呢？在人人自身應接不
暇，為子女操勞，像 「孫子」 一樣照顧孫子
的社會裏，誰還有閒心逆時間而上，去探望
沉睡在時間裏的先祖呢？話又說回來，如果
連先祖的名字都不知曉，若干年後，我們的
後人，還會記得我們的名字嗎？

張愛玲也沒見過她的祖父和祖母。她
說， 「我跟他們的關係只是屬於彼此，一種
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
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
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我也覺得，
高祖、曾祖、祖父，這些我未曾謀面的先
人，還有父親、我、我的兒子以及剛學會
走路的孫子，我們這些人，其實就是生活
在不同時間裏的 「同一個人」 ，彼此血液
相通，互為支持。

故
紙
裏
的
親
人

新開的中餐館

▲乾拌麻辣燙。 作者供圖

▲維港一景。 香港中通社

進入暑期，不少遊
客來到雲南玉溪澄江化
石地世界自然遺產博物
館參觀遊覽，了解生物
的起源進化史。圖為小
朋友與恐龍模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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